鄧惠文醫師（以下簡稱「鄧」）：前陣子有則新聞，少女約網友見面卻慘遭殺害。此時父母會擔心是否不該讓小孩上網，以免變壞？父母不了解現在的孩子，又不能放手不管，父母要怎麼理解台灣的青少年？
王浩威醫師（以下簡稱「王」）：網路沉迷是由很多定義延伸。在成長過程中，要獲得社會人力，包括人際技巧、生活權益，要透過社會空間，也就是學校來努力。然而現在的青少年不一定能在學校交到朋友、適應學校的生活，或許是學校文化本身在改變。最近有一個案例，一名青少年不知怎麼跟學校同學相處，然而透過網路遊戲建立人際關係，且學會團隊合作。父母透過這個過程，知道兒子也有能力交朋友、懂得相處、懂得拒絕、懂得人際關係。事實上，網路可說是以前心理學上所講的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過程、環境。
鄧：王醫師是否認為在網路裏能達到有效的社會化？
王：是。網路社會化可說是不可避免的。父母對網路的抗拒，其實是對網路的不了解。因為這是一個顛倒的世界，過去父母懂得比小孩多，可是高科技產品使現在的小孩懂得比父母更多的狀況出現。父母對於不了解的事物的反應是禁止，這是錯誤的示範。
鄧：王醫師您在書中有提到，社會快速變遷、家庭型態有很大的改變，父母摸不清遊戲規則如何和小孩相處，意思是父母不再能用以前的自信（意指懂得比小孩多）去規範小孩。也就是父母規範小孩的，自己卻不能確定的一種焦慮嗎？
王：現在父母規範小孩，都是小時候父母對自己身教的反應。然而每一代的父母，都會增加新的、不了解的觀念。父母要適應過去成長過程中所沒有的經驗，並且教育小孩。
鄧：王醫師您遇過的父母，哪些是以前沒經歷過的經驗，現在教小孩會遇到的？
王：大概就是網路社會資源，還有就是家庭體系的改變。以前大家族佔多數，有很多照顧小孩的資源，然而現在的小家庭只有父母與小孩。父母會焦慮自己做的不夠好，要投入更多的資源、成本來照顧小孩，責任也更重、更大。另外就是孩子們在夜店開同學會，父母會擔心害怕，且在父母的認知裡，夜店是不好、混亂的環境，對於是否應該禁止孩子們去也很為難。
鄧：以剛才的例子來說，小孩要去夜店，從沒去過夜店的媽媽能做些什麼？是當個開明的媽媽，説穿辣一點、短一點去；還是說不行，夜店絕對不能去；或是先做功課，自己前一天先買衣服去夜店？
王：基本上父母平常若跟孩子的關係良好，有足夠的信任時，可以適當的放手，讓小孩自己去探索。當他遇到恐懼時，就會停下來、回來。孩子遇到不熟悉、不安全的環境，本身是會保護自己的。但父母親遇到這種狀況往往會太過焦慮，這種焦慮會使得孩子潛意識裡認為父母不信任自己。這種感覺使得孩子對父母更加的憤怒，不僅會傷害孩子的自尊，且會引起更大的情緒反應，反而會使孩子更加容易暴露在危險當中。
鄧：很多父母帶小孩看心理醫師時，都希望醫師能幫孩子達到自己的期望，然而父母、小孩、醫師這三方是很微妙的動力關係。當醫師敞開孩子的心房，獲得孩子的認同時，孩子們會比較為什麼父母不能像醫師一樣開明。而父母方面，對於醫師的建議，又會有小孩子般的阻抗，會覺得接受醫師的建議，就好像承認醫師是比自己更好的父母。所以在平衡這三方時，是一個很困難的角色？
王：首先要跟孩子建立關係，其次是要讓父母參與了解。
鄧：書中第一篇「勇於夢想」提到一對完美的父母，他們開明、信任及疼愛孩子，不似傳統父母般逼迫孩子，然而這也變成一種瑕疵，孩子因沒有超越父母的自信，而欠缺青少年因叛逆而來的熱情、鬥志。這是否意指父母有瑕庛，是青少年成熟的要素？那什麼樣瑕疵算是合理的瑕疵？
王：與其說父母要有瑕疵，倒不如說父母要有人性。太過完美、不給孩子壓力的父母，有時會讓孩子認為自己是否不夠好，要不父母怎會對自己沒有期待！完美的父母是有害的狀況。父母親永遠都想要做的很完美，但其實父母只要盡力就好。父母要先照顧自己，心有餘力才能照顧好小孩，與其說做個完美、健康的父母，倒不如說做個健康的人。
鄧：父母親只要把為自己而活的狀態表現出來，沒有犧牲的主旨，是否能給孩子較大、較有彈性的空間呢？
王：其實這是順位問題，父母通常都是把孩子擺在優先順序。
鄧：台灣現在的家庭形態，大多是雙薪家庭或單親家庭，父母本身都很忙碌，孩子的基本需求有時會被忽略，而父母在照顧自己跟滿足孩子需求之間又難以平衡，是否有什麼方法，使父母在照顧小孩時能避免衝突及節省精力？
王：很難。畢竟心理跟生理很難達成一致性。為了追求效率，父母不知不覺會將務實作為優先考量。雖然知道陪伴小孩很重要，但其效率不似養一個家庭，易於評估其時間、花費。若父母每隔一段時間，將不同階段的孩子當成陌生人，認識孩子新的想法、新的觀念，將會發覺有很多情況是不如自己所想的。此外，父母也可透過跟孩子的旅行規劃，明瞭雙方的差異，在規劃的過程中或許會發生衝突，而這將使得雙方陷入非溝通不可的處境，而這也將是重新認識彼此的好機會。
鄧：對於心理治療每個個案的工程都牽涉很大，尤其是青少年這一塊，可說是最需要花心力且不斷挑戰自己的工作。王醫師你從事青少年心理工作十多年，卻依然甘之如飴，有什麼特別支持你的動力嗎？
王：求助心理醫師比例的以成年女性居多，對於男性治療師而言，有時要深入問題解決其實滿難。在花蓮工作時，教育部正巧在做全國兒童先天殘障的複查，可是花蓮並沒有兒童精神科醫師，所以到慈濟時，恢復做兒童精神科的部份，並在回到台大時繼續做兒童的鑑定，然而能做的很有限。但自從兒福法通過後，可以看到很多被忽略的小孩由家福中心或機構強制安置，但處理上仍有很多困難。加上同事剛好在省教育廳從事中學的輔導網路，所以在閒暇時也跟著全省跑，就看到很多樣的青少年，跟中學合作的也很多。然而在找青少年的相關書籍時，卻發現資訊很不足，所以在青少年部分反而做的比兒童更多。而這是一個原因，也正好有這需要。而吸引我的原因，是我本身思考比較社會取向，所以我會透過個案來想社會問題，並從社會面來想社會治療的可行性。經由社會治療，使人的狀況改善，變的更好。而社會的快速變遷就如同我書中提到，最首當其衝的是青少年族群。從臨床經驗得到的感受滿深的，如新的病症（暴食症、厭食症、自我傷害、拒學等）不斷出現在大、小孩，尤其是青少年身上最多。而這個年紀跟社會是最息息相關的，或許是說社會變遷很容易影響到這塊年齡層。
鄧：可否舉個例子，為什麼社會變遷是青少年首當其衝？
王：我曾經處理一位有厭食症的高中女生個案，她小時候很正常，但在國小時，父母因外遇問題而離婚，而她也得了暴食症，有段期間很胖，也許是潛意識裡認為父母離婚是因為自己不夠可愛，所以留不住父母。在國三時，由於少女外表早熟，所以交了位職籃的男友。但因男友要巡迴比賽，少女對男友牽腸掛肚，直到高二、高三時，因厭食症嚴重而住入醫院。為了治癒少女，希望透過少女不同階段的照片來逐步治療。而其中有一張大概是少女國三、高一時的照片，真的很漂亮、少女看起來體重也很正常，然而少女勃然大怒，以為我在諷刺她，最後才明瞭少女覺得自己的手臂粗得很醜。事實上台灣有些小孩體重正常，但仍會認為自己某部份過胖、很醜，要繼續減肥。藉由這樣的回想，有沒有可能青少年對於自己的外表、讓別人看到、感覺到的極度在乎，跟文化是很有關的。例如小時候上音樂課時，老師請同學出來唱歌，大家躲都來不及。但有了KTV以後，大家搶麥克風都搶的很兇。而現在又有星光、超偶等歌唱節目，唱歌可說是全民專業化。過去的人是很務實的，一分耕耘、一分收穫；而現在的人很注重穿著打扮、懂不懂唱歌等，這些都是會被評頭論足的地方，而青少年對於此類資訊接受最多。青少年希望有偶像、明星般的才華，對於明星、偶像的崇拜又受到媒體很大的影響，例如周杰倫曾有社交焦慮症，然而大家只看到他很有才華、優點的一面，並不知他有此症狀。偶像也有很多缺點，但大眾所得知的都是優點、好的一面，畢竟這是媒體不斷強調的。每個人都會受到媒體的影響，但青少年最為劇烈，畢竟現階段的青少年非常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，外表也許變得很重要，對青少年來說比對成人影響更大。
鄧：這是王醫師你寫到的青少年透明化存在的一種掙扎嗎？
王：透明化是說他的存在好像有被看到，是可以很有意義的，但他的有意義變那麼的光亮、完美，是媒體所產生的一種假象，而那種完美是顯示不可能存在卻不斷被傳遞的訊息，且不斷的強調是可以做到的。而這就變成若整個存在沒有那麼完美，就沒有存在意義，成為可有可無的情況，這是滿可惜的。
桂：王醫師希望大家從這本書看到什麼？你要跟大家溝通的又是什麼？
王：這本書是我集結個案的心情而成的。主要是要表達出青少年的處境，因為青少年的感覺是很矛盾的，這種矛盾情感很難用語言說出，所以青少年是不易被聽懂、讀懂，很容易被誤解的族群，而青少年不易被了解的處境是多麼的為難。我們也曾經是個青少年，或許脫離青少年已久，但是否可以透過此書了解自己不易看懂的青少年現象，或從多種層面去思考。
